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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向少年儿童有效传
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大主题，是
一项具有深远意义又有很高难度的教育课
题。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策划、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故事之内蒙古篇”绘本丛书做出了一次有益的
尝试，以真实感人的故事、精美温暖的绘画，力
图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少年儿童
可感可知的叙事中，使之成为一套兼具教育性
与艺术性的优秀读物。

丛书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精选内蒙古
大地上民族团结的故事，系统阐释了“三个离
不开”“四个与共”“五个认同”等核心理念。每
一册书都不是简单的故事讲述，而是经过严谨
的历史考证。比如《蒙藏学校的星火》通过荣
耀先、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在李大钊指引下接
受马克思主义、建立党组织的故事，展现了早
期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追求民族解放的共同信
念；《红旗漫卷大青山》则再现了八路军大青山
支队在抗日战争中团结各族群众、开展游击战
的壮阔历史，体现了各民族共御外侮、保卫家
园的坚定信念；《一曲大刀歌壮志》讲述《大刀
进行曲》作者麦新在通辽市和各族革命群众一
起开展革命斗争的经历。这些故事有史实基
础，并在叙事中融入了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与
历史认同，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
动诠释，能让少年儿童在阅读中真正理解“我
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
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
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
族共同培育的”。

丛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采用“小切口”的叙事策略，避免空洞的
说教，通过具体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将集体意识、主人翁意识、守望相
助意识、爱党爱国意识等理念转化为可触摸的情感体验。《无悔戍边五
十载》中，牧民尼玛一家在戈壁滩上安家、巡边、抵御风沙、守护国界，
将个人命运与国家边疆安全紧密相连，并且体现了代际传递中的家国
情怀。《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个传播度极广的故事，龙梅和玉荣两个孩
子面对极端天气时的勇敢、坚韧和彼此扶持，不仅是对集体财产的保
护，更是对一种精神共同体的自觉维护。《最好牧场为航天》中，额济纳
旗牧民为支持国家航天基地建设，毅然离开世代居住的牧场、多次搬
迁。16岁的南斯勒玛含泪离开故土，却无怨无悔，只因“祖国需要”，正
是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精神的真实写照。《哨所前的“相思
树”》则以一棵樟子松为意象，讲述了连长李相恩为救战友牺牲、妻子
郭凤荣种树守望的故事，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国土与职责的永恒守
护。通过这些故事，守望相助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化为具体的行
动：库布齐沙漠中各族干部群众接力治沙，实现“绿进沙退”；河套平原
上数万人肩挑手挖，开凿“二黄河”，变荒漠为粮仓；乌兰牧骑队员深入
草原戈壁，以天为幕、以地为台，为牧民送去歌舞与温暖……创作者将
宏大主题落细、落小、落实，没有一句口号，却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
真正实现了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当然，“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之内蒙古篇”绘本丛书中也存在一些
瑕疵，比如，部分绘本故事里概述过多而细节展现不足，叙事遵从史实
但缺乏故事所必需的起承转合。不过，总体而言，这是一套有温度、有
深度、有力量的绘本丛书，不仅在形式上追求故事生动、画面精美，更
力求在精神层面上构建少年儿童与祖国、与民族、与历史之间的情感
联结。它用故事告诉孩子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源自于无数
个体的坚定选择、执着坚守与无私奉献，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汇聚磅礴
力量、点亮时代光芒的一点“星火”。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阳光书房

坚定文化自信，是儿童文学创新的根基。近年来，植
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推进原创儿童文学高质量
发展，在少儿出版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寻梦敦煌
原创童话书系”集结国内前沿童话创作力量，秉持新时
代新童话理念，致力于将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遗产进行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打造为专属于儿童的童话
IP，是一次儿童主体性与文化主体性高度统一的艺术探
索实践。

2024年推出的萧袤的《解忧公主和翼马》将历史童
年书写与现代儿童教育观深度融合，诠释“永不匆忙，永
不担忧”的新儿童生活哲学。2026年推出的龙向梅的《夜
叉守护神》以儿童本位理念对敦煌壁画中的“夜叉”展开
丰富的审美想象，聚焦“让瑰丽的敦煌文化守护孩童成
长”这一主题，为“寻梦敦煌原创童话书系”的创意再一次
赋予思想新质。

“寻梦敦煌”以敦煌为依托，为广大少年儿童搭建起
追逐梦想的平台。作家们立足儿童审美，提炼典型形象，
创作出以儿童行动为主导的趣味故事，让儿童生活经验
参与历史和文化叙事，使儿童主体与敦煌石窟艺术、藏经
洞文献等始终形成对话关系。这套专为儿童打造的敦煌
新童话，让孩子们与底蕴深厚的敦煌文化不再疏离、隔
膜。他们会带着对童话IP形象的浓厚兴趣，去探寻“敦”

“煌”二字所蕴含的“博大”与“繁盛”之意，进而与作为中
华文化瑰宝、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建立起真正的主体间
性关系。

龙向梅对敦煌壁画中夜叉形象的艺术敏感令人赞
叹。敦煌壁画中的夜叉形象丰富多样，且基于不同时期和
对其的职能定位，夜叉又有不同的分类与形象内涵。龙向
梅忠实于夜叉的基本形象特征，结合儿童心理需求与儿
童文学的价值规范，以“表里不一”的艺术张力塑造了夜
叉帕戈丢。他高大狰狞，浑身肌肉健壮，面目青黑奇丑，脑
袋硕大，有红色的铜铃眼、阔大的鼻子，牙齿闪着寒光，头
顶火焰冠，女孩苏果刚一见到他时被吓个半死。但随着与
帕戈丢的接触，苏果逐渐开始认识到一个真实的帕戈丢，
他威猛粗壮，轻捷勇健，有时又不失憨态可掬、质朴可爱，
他是力量、勇气、忠诚的化身，他是少女苏果的守护神。

龙向梅撷取夜叉“善与力”的融合这一基本象征义来
结构敦煌童话故事。她以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为引领，
从夜叉形象与敦煌文化里，提炼出“守护”这一核心精神
价值，并将其与儿童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的主题相勾连，
为孩子们讲述了充满敦煌意趣的奇幻故事，其思想立意
与艺术巧思堪称独特而深刻。“守护”是这部童话的价值
基座，帕戈丢对苏果的守护，正是这一核心价值的基础演
绎。当孩子们跟随作者走进浩瀚的敦煌文化系统，他们自
会逐步领悟“守护”之于敦煌文化传承更为特殊且重要的
意义。

龙向梅是一位童话感受力很纯粹的作家，这源于她
对儿童生命状态的感应与共情。她以儿童的生命感知作
为童话叙事的基本逻辑，将儿童的好奇心设定为故事情
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立春之夜，十岁女孩苏果原本听从
太奶奶的要求而“躲春”，可还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打开
了屋内的木箱，由此触犯了禁令，唤醒了莫高窟沉睡的妖
怪，不得不面对莫高窟千年来的平衡被打破的后果。所幸
的是，危险来临时，守护神帕戈丢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童话是一种最大可能允许奇迹发生的儿童文学体
裁，它以奇迹叙事从深层心理结构介入儿童成长，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儿童对未来不可知世界的认知方式——生活
中充满遗憾和不圆满，道路上总有坎坷与泥泞，成长就是
跌跌撞撞的，这些都是儿童生命能动性的真实表征。成长
的本质就是孩子与世界建立关系的过程，在他们与冲突
和矛盾的对抗中，奇迹无处不在。

龙向梅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守护神——要摔倒
时，你神奇地站住了；碰翻开水杯，却一点都没烫着……
他让你一次次化险为夷，平安长大。”这个守护神可能是
你的父母、亲人、朋友、老师……也可能是你心中的一种

信念与力量。《夜叉守护神》中，龙向梅为我们展示的守
护神来自敦煌莫高窟、以守护为天职的夜叉国。以敦煌
壁画为原型，龙向梅搭建起一个五彩斑斓的敦煌故事世
界。这里沙怪席卷，树妖低语，地鬼暗行。在壁画秘境中，
金缕衣、封印之锁、千年乐谱、七色莲花，壁画中暗流涌
动着一个更庞大的世界。神奇骨笛召唤来美丽的九色
鹿、青鸟、翼马、麒麟，更多瑞兽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
面前。

龙向梅将静态的历史文物写活了，她希望通过故事
引领孩子们从另一种维度打量洞窟壁画与藏经洞。就像
交朋友一样，喜欢它、感应它，静下来听，我们就可以感受
到每一个夜叉的心跳，捕捉那些泛黄纸页上流动的莫名
的节奏和韵律。女孩苏果在夜叉帕戈丢的守护下，自主探
索、排除万难、恢复混乱秩序，她在直面内心的恐惧中战
胜了强大的妖邪，更深度内化了夜叉作为行动派的生命
哲学：“在夜叉的时间里，从来只有‘现在’，没有‘以后’。”
龙向梅用创新之笔将童年文化与敦煌文化进行诗意的融
合，由此，“寻梦敦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精神之旅。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龙向梅《夜叉守护神》：

让瑰丽的敦煌文化守护孩童成长
□李利芳

翻看程玮的儿童小说《来自凯瑟琳的礼
物》，是一场深切的、带有灵魂回响的阅读。正
如同绝望中的小主人公少女红叶，捧着那把被
废弃的四分之三小提琴时带着泪光的询问：“告
诉我，你等了我多久？”掩卷的那一刻，我也曾对
着这部小说轻轻呢喃，我等了你很久，很久。

这本书写的是20世纪70年代的少年的成
长故事。故事里有泪，但泪中有光。我们可以
在小说中经由儿童那饱含着热望与期许的眼
眸，看到社会变革与时代动荡，以及其中有血有
肉的活生生的人们。正如作者在第二章的题目
中写到的，那是一个“无梦的年代”，但作品中
一字一句地写着少年对梦的近乎固执的坚
持。一段悠扬的琴声，在一个晦暗的黄昏，给
了少女红叶一个痴迷的梦，一场肆无忌惮的落
泪。被“圈定”在家中的红叶第一次违背父母
定下的“规矩”，在隐隐约约的琴声指引下完成
了她梦想的第一次萌发，她渴望音乐，在那个
做梦近乎奢侈的年代，不可抑制地有了学音乐
的梦想。直到晚归的父亲披着一身夜色在别
人家的门口找到她，她才在短暂的梦中清醒，
继而被前所未有的悲哀席卷，低声饮泣。“我今
天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东西，可我一
点儿也不知道。”这句伤心的低语成为整部小
说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一个孩子向父亲、向
整个时代提出了自己掷地有声的质询。而那质
询背后有着更为隐秘，也更为彻骨的现实：“就
是知道了，我也得不到”。好在，这句无声的呐
喊，在父亲、母亲、向老师、梁奶奶那里有了回
应。他们冲破万难，不遗余力，为了给下一代留
下追梦的可能。

当然，任何时代，逐梦之路都不是一帆风
顺的。当得知自己没有一把四分之三小提琴
便不能学琴的那一刻，红叶刚刚燃起的希望之
火又熄灭了。暑假，母亲不断“破例”，带姐妹
二人去图书馆，偷偷借回那些被封存的图书。
当红叶打开尘封的橱子，在角落里发现凯瑟琳
的小提琴执意要借回时，母亲虽反对，却也在
父亲写好借条让她放到橱子里去的时候有了
一种释然与轻松。“妈妈好像很喜欢爸爸的决
定，她什么也没有说，接过了纸条，转身就出去

了。”可以说，是儿童在无形中推动了大人们朝
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向着自己与时代的未来大
胆突围。

“告诉我，你等了我多久？”这近乎宿命的表
达，与凯瑟琳魂牵梦萦的期待形成共鸣。一把
小提琴，成为不同时代两个同样追求美好明天
的少女命运交汇的契机。其后，小提琴的弦被
芝秀大姐意外扭断，去上海参加选拔没有路费，
成为小说颇有隐喻和象征意味的“断裂”。芝秀
大姐让男朋友在上海找到琴弦接续起来，梁奶
奶执意拿出钱来促成赴上海的“夜航船”之行，
让孩子即将被现实斩断的梦想得以实现。这在
事实上让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完整，也完成了更
有精神价值的传递与延续。

程玮的作品，善于在诗意中潜藏寓言性。
个人坚持梦想，尽管会有困难和曲折，但终会获
得回响。这些回响来自同样有梦的人们。偶然
中断裂的琴弦，在无数种“难得”中被接上；势必
尘封的小提琴，在无数次“擦肩”中被发现；战乱
年代的少女凯瑟琳，在生命遭逢突变时被意外
收养；无梦年代的红叶在绝望伤心处，在一群可
爱的亲人、老师、朋友的守护下实现了梦想……

“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应该去争取。”程玮
用文学的辩证法诠释了另一种永恒的“人定胜
天”：善与韧，勇与胆，全部来源于富足的精神与
永不暗淡的人性。

《来自凯瑟琳的礼物》以儿童视角书写更
为宏大的历史背景，写时代现场中血肉丰满
的人们，用少女的“在场”，来显影无数人的“在
场”。他们在苦痛中的挣扎、在艰难中的守持
都让人感动。尽管父亲仍旧会去劳动，尽管向
老师依然要去到东北农村，尽管与凯瑟琳的见
面势必只是美好的一瞬，但我们还是能从中读
到，只有永葆希望与良善，才能擦亮生活的星
光。长大后的红叶选择了别的职业，但她对
小提琴的爱没有减退，对生活的热爱依旧。
这个“注定要走出圆圈的孩子”，是作者对儿
童读者的期待：不给自己设限，哪怕是在看似
不可逆转的困局中，也要勇敢追梦，唤醒少年
之心。

（作者系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

只有永葆希望与良善，
才能擦亮生活的星光

——读程玮《来自凯瑟琳的礼物》

□陈 曦

谭群常年深耕短篇小说创作，文笔已然相当
老练。《远山芬芳》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儿童小说，
细致讲述了山乡女孩美娇的成长经历。小说充
分展现了谭群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写作优势——
对儿童身心状态的敏锐体察与精准描摹。小说
中的主人公美娇，其每一步成长不仅有内心的
触动，更有真切的身体感知：比如赤脚行走时被
硌得生疼、患上“蛇缠腰”后痒痛交织的感受等。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娇的成长史，亦是她的身体
感知史。

尽管饱受身体的困扰，美娇却并未陷入自怨
自艾的情绪，而是将苦痛与温情相融，在艰辛生活
中始终心怀希望。可以说，美娇的成长饱含坚韧
的力量。这份坚韧并非张扬激烈的表达，整部作
品叙事克制而绵长，诗性的语言更为作品增添了
悠远隽永的韵味。

《远山芬芳》不是激情演奏喧嚣的城市进行
曲，而是把笔墨轻轻漾开，以美娇的童真视角为
引，在不急不缓中绣一幅灵秀的湘北山村画卷，记
录属于“80后”的童年。小说中的湘北风情带有
原生态的粗粝感。那些含有浓重地方特色的土
腔，如“这是你伢儿啊”“只怕有点憨”“扯白话”“几
个熟人”，通俗洗练，活泼亲切，充满湘北风土人情
的生气和情韵。那些关于民歌的传唱、传说的讲
述，如“月亮走，我也走”等民歌、“傩公傩母”的创
世神话、天坑传说、山姑娘小鹿的织布故事，等等，
古朴又新鲜，神圣又富有吸引力。作者不止一次
地写美娇在真实物理世界中绕水行山时，目睹的

亦真亦幻之景，比如土家族的保护神“白虎”、夜晚路灯下一墙密密麻麻的
蝴蝶。这些虚实结合的文字，让小说紧贴着民间故事的浪漫，氤氲在微妙
朦胧的氛围里，拓展了令人遐想的空间。

《远山芬芳》始终以小主人公在地栖居的方式描述童年、勾勒乡土，
是一种内向性写作。小说以一句“明天我们就离开这里，去远地方”开启
了美娇和妈妈的迁徙之行。谭群虽未直接描绘宏大的历史事件，但时常
把时代变化的核心符号巧妙地嵌入美娇的日常生活里，既让读者能够精
准捕捉，又让故事兼具趣味性和厚重感。比如，写到美娇随妈妈去姨婆
家时，在乘坐各种交通工具的辗转中，会借着旁人的闲聊，道出“年底大
桥就要通车了”“上游在建电站了”；又如大人们围绕着庄稼和收成唠
嗑，云伯只是拉家常般地说了一句“杂交水稻产量这么高，再也不愁没
饭吃了”，便点明了国家粮食生产的重大突破；美娇爸爸的“离家”与“回
归”，揭示的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城的农民工命运；还有义务教育政策
等，也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悉数出现在美娇看似平凡的生活里。故事中每个
人物的命运都在告诉我们，古典式的湘北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会在闭塞中一
成不变，每个人都离不开所处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的改变都是细微而深刻
的震荡。

如今，“乡愁”常常以文化记忆的方式在云端重生，数字化的烟火旧景
常常生发出新的人地关系，谭群却不执着于选择这种视觉直击的方式。她
用一种缓慢的方式唤醒人们的记忆，让读者渐渐沉浸其中，眼前便慢慢浮
现出遥远的乡土和童年。

（作者系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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